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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陕的辣椒情怀

杨官寨遗址环壕西门址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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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寻古——早期城市雏形的显现鉴 藏

2004年 5月，在西安泾渭工业园南面路段
延伸工程中，无数碎陶片（其中不乏艳丽色彩
者）和大量灰土夹带在黄土中，被挖土机翻卷出
来……闻讯赶到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专家对陶
片鉴定后，认为是庙底沟时期和半坡四期文化
的产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随即组织人员对
遗址进行了调查，确认遗址南北宽约800米、东
西长约1000米，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

杨官寨遗址这座沉睡了 5000多年的“巨
人”终于在开发过程中逐渐露出了神秘面纱。

最早的城市雏形
古遗址的规模与体量往往是遗址重要价

值的直接体现。
现任杨官寨遗址考古队队长杨利平介绍，

杨官寨遗址环壕平面形状类似于规则的梯形，
总周长1945米，壕沟内环绕面积达24.5万平方
米，壕沟宽 10—15、深 3—5米，是迄今已发现
庙底沟文化唯一完整的大型环壕。环壕聚落
由完整封闭的壕沟、聚落西门址、中央水利系
统、东区成人墓地等功能区组成，是一处经过
全面规划、功能齐备的庙底沟文化聚落，首次
从整体上构建了一处庙底沟文化时期典型遗
址的聚落整体布局，为庙底沟文化聚落的研究
找到了一把理想的“钥匙”。

面带笑意的陶器
说到杨官寨遗址，不得不提最具代表性

的陶器——镂空人面覆盆形陶器，上面有一
个人面的模样，眼睛、嘴巴中空，中间有突出
的鼻子，形象十分可爱，历经千年后，依旧笑
意盈盈。

杨利平说：“镂空人面覆盆形陶器极具代
表性，该类器物在同时期的考古发现中极为罕
见。”遗址内还出土了十多件人面饰的陶器，用
镂空、浮雕、贴塑、刻画、戳印、彩绘等方式，在
陶盆、陶钵、泥饼、夹砂罐、陶环等器物上，制作
成人面的形像。

庙底沟文化时期出现一些特殊器物，从出
土位置、器物造型、功能设计等方面来看，显然
已经不再是实用器物，可能与祭祀或者巫术有
关，可能就是特权阶层在进行大型祭祀活动时
使用的祭祀用器。

史前遗址出土近万件陶、石、玉、骨质文
物，这些文物的制作体现了先民的智慧，具有
很高的艺术、历史、社会价值。

更多惊喜待发现
洁白的稻米已经变成了乌黑的、充满孔隙

的碳化物，黍粒、粟粒同样变成了漆黑的碳化
物。“遗址中水稻遗存的发现，反映出关中地区
当时的气候条件适于水稻种植。此外，他们已
经有了储存粮食的习惯。”杨利平说。

杨官寨遗址考古队领队王炜林研究员认
为，聪明的杨官寨人在制作陶器时已经将预防

鼠害考虑进去，较为夸张的斜腹小底缸利于防
范鼠害，口大底小，陶器表面被处理得十分光
滑，小底的设计原则是为了减少与地面的接
触，更利于防潮。

那么，杨官寨的村民种植粮食吗？杨利平
指出，从出土文物看，其用于农业耕种、收割的
工具十分有限，似乎说明杨官寨史前聚落内从
事农业生产较少。如此巨大规模的史前遗址
如何获取实物资源，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或许当时已经存在资源调动和物资供应的可
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那么其资源是
如何获取的？也是一个重大研究课题。

此外，杨官寨遗址个别墓葬中的随葬有
块状颜料、纺线的纺轮等，都是先民智慧的
结晶。“相信随着杨官寨遗址及庙底沟文化
其他遗址相关考古工作的持续推进，会给我
们带来更多认识中国古代历史的可能。”杨
利平说。 □杨利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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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辣子面的原料——秦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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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农耕历
史悠久，种植技术先进，尤其是盛产于关中地
区的辣椒，得天时地利之便，靠科学培植之
功，其质量之优、辣味之纯，被称为秦椒，享有

“椒王”美誉。
每到秋天，正是八百里秦川收获的季节。

只见家家户户房前屋后挂着辣椒，院中木架上

晾着辣椒，蒲篮簸箕里晒着辣椒，
辣椒在这里成为一道亮丽的风
景，仅西府宝鸡、凤翔、岐山、陇
县、扶风一带，每年种植面积达数
十万亩，产椒几十万吨。陕西的
辣椒肉厚、色艳、型长、油大，用手
一摸，又绵又韧又光滑。碾成辣
面儿，用煎油一泼，香味扑鼻。调
到碗里，让人垂涎欲滴，愈吃愈
馋。有民谣写道：“八百里秦川东
风浩荡，三千万儿女齐唱秦腔。
吃一碗羊肉泡喜气洋洋，没油泼
辣子嘟嘟囔囔。”这几句话充分反
映了陕西人对辣椒的钟爱。

辣椒何以受到老陕的青睐，
这是有历史地理缘由的。早在汉
代，关中是全国富庶之地。千里

沃野，土地平整，常年雨量充沛，适宜于各种农
作物栽培，是中国最早的“天府之国”。到了明
代，辣椒传入中国，关中大地辣椒的种植也逐
渐普及起来。因陕西地处黄土高原地带，常年
有西北风侵扰，为驱寒防冷，辣椒就成为一种
极好的调味品。它有辛热御寒、开胃消食、促
进血液循环等功效，所以吃辣椒就成为陕西人

的一大嗜好。
辣椒也体现着一种文化，当年毛主席在延

安的时候，就曾用辣椒宴请过美国记者斯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还用辣椒作为
礼品，赠送给当时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多年
前，作家贾平凹去外地出差，身边时常还带个
辣椒瓶，为的是能吃到陕西纯正的辣味。他在
《陕西小吃小识录》中还写了辣子蒜羊血的功
效。导演张艺谋深谙秦地辣椒风情，影片《秋
菊打官司》里把关中农村的辣椒演绎得淋漓尽
致。秋菊进城缺钱，就捎几串辣椒去卖，辣椒
成了庄稼人的钱匣子。在他拍摄的《三枪拍案
惊奇》影片中，那一个个一字摆开的大碗，在扯
面上撒些红彤彤的辣椒面，经烧好的煎油一
泼，顿时发出“嗤嗤”的响声，那情那景多诱人
啊，谁不想尝尝这油泼辣椒的美味。

陕西的油泼辣子（辣椒碾成辣面用油一
泼）是出了名的。20世纪 80年代，一位日本友
人来西安观光，很想买一些陕西的油泼辣子带
回去，可跑遍了大半个西安城，没一家卖的，只
好抱憾而归。20世纪 90年代初，陕西三原有
位叫姚正运的人，他突发奇想，咱这么好的油
泼辣子，为啥不装成瓶、装成罐去卖？经过他
深思熟虑、多次试验，在耀县创建了一个渭北

秦椒加工厂。他加工辣椒用的是石碾，这样缓
慢研磨属物理变化，不会改变辣椒的本性。若
用铁制的机械加工，高速运转的热量会使辣椒
发生化学变化，那样味道就不纯正了。在他的
努力下，老老少少都喜爱吃的油泼辣子，一下
子从农家的锅台边，进入了商品世界。

油泼辣子走出了陕西，冲出了国门，走向
了世界。油泼辣子走进了人民大会堂、进入了
东南亚的超市，还参加过在美国匹兹堡举办的
食品博览会。千百年来，一直在农家饭桌上徘
徊、自食自足的油泼辣子，如今成了陕西的一
个名牌，成为馈赠亲朋好友的佳品。油泼辣子
的批量生产不仅满足了都市人餐桌上的需求，
而且满足了国外友人的喜爱。

辣椒滋育着陕西人的体魄，也滋养了陕
西人刚强坚毅、泼辣果敢的性格。老陕说话
办事，总是高喉咙、大嗓子，性格耿直，风风火
火，从不拐弯抹角；还有那戍边卫国、前方打
仗的赳赳老秦，总是冲锋在前，英勇善战，有
一种愣娃精神；就连唱起秦腔来也是一吼山
河动，遍地起风雷。

陕西人与辣椒有着一种割舍不了的
爱，这就是老陕的地域情缘、生活习惯和文
化浸染。 □王雄文

焦云龙（1840—1901年），
字雨田，山东省长山县贾黄乡
丁家庄（今淄博市周村区南郊
镇清泉村）人，生于道光二十
年（1840年）。他自幼读书勤
奋，课余不辍习武。同治十二
年（1873年），考中举人，同治
十三年（1874年），考中进士，
以知县发陕西米脂县即用。
光绪元年到二十七年（1875-
1901年），焦云龙历任陕西米
脂、三原、安康、富平、临潼、咸
宁等县知事，绥德、商州知州，
潼关厅抚民同知等职。光绪
二十七年（1901年），在潼关厅
抚民同知任上，在救灾中“积
劳成疾，卒于任所。”（《潼关县
新志·官师志》）

19世纪的华夏大地，多灾
多难吗，地处大西北的陕西更
是天灾人祸不断，干旱、冰雹
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光绪
元年（1875年），35岁的焦云龙
奉朝廷之命到米脂县任职。
地处陕北的米脂县，县名寓意
虽好，但却是旱情最重的地方。刚到陕西，现
实给了焦云龙严峻考验。

焦云龙在山东老家时曾遭受南匪之患，深
知流民之害，深以为忧。他每日必亲往一线视
察灾荒情况，了解灾民生活，看到百姓垂死挣
扎，心如刀绞。他在《米脂县办赈》诗中写道：

“天炎似火地如烧，四野禾苗并土焦。百吁上
苍无一应，徒呕心血积盈瓢。”

有人向他谏言，于城隍庙中诚心祈雨，上
苍垂怜便会施以甘霖。他立刻动身前往，在庙
中祈求数日，但天降雨仅一寸，对缓解旱情没
有多少裨益。

求雨的同时，焦云龙忙着筹款购置赈灾物
资。灾年物资奇缺，上级赈灾款迟迟未到，富
户又不愿捐纳，焦云龙带头捐出600两养廉银，
再聚集乡绅，讲明形势利害，强令捐款捐粮。
然后组织力量设点施饭或发放粮款，同时设立
育婴局，收容抚养饥民抛弃的婴儿。

朝廷赈灾款下发后，焦云龙把所筹灾银和
朝廷的赈灾款购得的口粮，全部分发到灾民手
中，米脂县因灾死亡人数大大减少。

光绪四年（1878年）春，米脂县严峻的旱情
得到缓解时，焦云龙调任三原县。

三原县地处关中平原，向来商业兴盛，但
经过同治六年（1867年）清政府镇压回民起义
和光绪三年（1877年）的特大旱灾，千村薜荔，
万户萧疏，田园荒芜，村舍为墟，百姓伤亡过
半，野狼出没为害。

履职三原，焦云龙通过消除狼患、招徕移
民、抑制土地兼并、修复疏浚渠道、实行减税等
措施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使当地百姓度过灾
荒，得以休养生息。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陕西又遭严重旱
灾，情况就像白居易诗中所写：“三月无雨旱风
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
未熟皆青乾。”百姓赋税沉重，饥寒交迫，朝不
保夕。官员赈济不力，饿殍载道，尸相枕藉。
潼关是三省要道，周边灾民纷纷涌来，到处可
见衣衫褴褛人。省府无计可施，只得再次起用
善于赈灾的60岁的焦云龙。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焦云龙，由商州再回潼
关厅任抚民同知。到潼关后，他一边号召富户
捐款捐粮，组织人力搭建粥棚施粥，一边安排
流民在附近崖头下挖窑栖身。

这时，河南、山西及陕西各地灾民涌进潼
关，属吏请示处理办法。焦云龙说：“均属饥
民，何分彼此！”他安排在城内金陵寺和各主要
街道设立粥厂，舍饭放粮。并约法三章：米要
淘净，面要下足，饭要做熟。难民每人发铜钱
20文。若有贪赃枉法者，依律治罪。

此后九个月，焦云龙一面筹措粮款，应酬
因八国联军侵占北京而逃亡西安的慈禧太后、
光绪皇帝以及络绎不绝路过潼关的钦差大吏；
一面亲率臣僚放粮放钱，慰问灾民，艰难地度
过了灾荒，全活百姓无数。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二十日，潼关
厅灾荒过后，霍乱流行。61岁的焦云龙，因积
劳致疾，加上经常接触灾民而感染瘟疫，骤逝
于赈灾任上。弥留之际，他将官吏召至榻前，
口中念念不忘的仍是广大灾民。

焦云龙逝世的噩耗传出，潼关全境震惊，
士民戴孝，如丧考妣，捶胸顿足，巷号户哭达
旦。焦云龙的灵柩停于古城内华佗庙中，老百
姓日夜守护祭祀，来灵前哭吊者络绎不绝，痛
哭之声不断。《三原县志》记载：“三原父老闻
讯，步行数百里，哭倒于灵前。”华阴、洛南等县
以及邻省山西、河南邻县的百姓，也连续十多
天接踵而至，到潼关厅府衙吊唁。

焦云龙从米脂赈灾开始，到潼关赈灾“积
劳成疾，卒于任所”，在陕为官前后27年。他勤
政爱民，敢于担当，为官清廉，政绩卓著，尤其
在赈灾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胆识和卓越的才
能，是近世一位罕见的循吏。 □张喜龙

天禄阁位于西安
市大白杨村西北 5 公
里，未央宫前殿遗址北
侧 400米处，是我国最
早的国家图书馆。

西汉初年，长安作
为统治阶级的国都开
始设计修建时，丞相
萧何就在未央宫中主
持修建了天禄阁与石
渠阁。西汉初，继续
推行秦代的“挟书之
律”（规定民间不准藏
书的禁令）。

汉惠帝时，为收集
和整理图书，废除“挟
书之律”。汉武帝更积
极地收集整理书籍，命
令丞相公孙弘“广开献
书之路，建藏书之策，
置写书之官”“下及诸
子传说，皆充秘府”。
汉成帝时又遗谒者陈
农“求遗书于天下”，并
分类整理。经过几代
帝王的努力，秦末散佚
的图书又被发掘和整
理出来，集中到长安的
书籍共有596家、13269
卷，藏于天禄阁与石渠
阁。后来司马迁就是
参考这些书，写成了五

十多万字的不朽巨著《史记》。
天禄阁主要存放国家文史档案和重要图

书典籍，西汉的著名学者扬雄、刘向、刘歆等都
曾在天禄阁校对书籍。汉成帝时，曾命学者在
未央宫天禄阁中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整
理和校勘工作。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文诗
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
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技，每校成一本，由刘向画
出篇口，修改错误，写出提要。刘向死后，汉哀
帝令其子刘歆子承父，把汉皇家藏书加以校
勘、分类、编目后写成定本。我国目录学之祖
《别录》，也是刘向在天禄阁编撰的。

天禄阁是一座高台殿阁建筑，原阁规模宏
大，后经风雨剥蚀，现在的天禄阁只留下了台
基。遗址位于天禄阁小学内，现存夯土面积
22×34平方米，残高7米，台上有一间房。台上
有后人为纪念刘向而修建的“刘向祠”，并且出
土过镌刻着“天禄阁”
的瓦当。 □杨洋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还在西安青年路
一个老院子住的时候，这个院子里住了约有
二十户人家，每家的房子都不是很大，清一
色的老平房，全院子只有一个水龙头，每天
邻居们围在水龙头前，有的洗衣服，有的接
水，有的洗菜，欢声笑语不断。老院子里的
生活是那样平凡、淳朴，富有亲情。老院子
里的点点滴滴都给我留下了深深的记忆。

老门楼
过去的西安老街道上有许多四合院，这

些院子有个特点，大门口都有一座大门楼。
我住的青年路 47号的院子也有一座高大的
门楼，两扇黑漆的大门，大门中间嵌有一副
黑铁门环，门下装有一块一尺高的木门槛。
每天开门时，打开大门，取下门槛才能通
过。门楼上方的木框上还装着土门铃，一根
细长的铁丝从门框上穿过去，一直拉到后
院，铁丝上挂个铜铃铛，住在后院的邻居下
夜班回来，怕敲门影响别人休息，就拉动门
楼上的铁丝，住在后院的家人听到铜铃声，
就赶紧到前院去开大门。

进了门楼就是门道，门道比较长，大小
相当于一间房，到了夏季天很热的时候，门
道里却凉风习习，住在大院的邻居就在门
道里乘凉拉闲话。此外，门道还堆着煤块
一类的杂物。

老门楼前还有两块圆形鼓石，孩子们喜
欢骑在鼓石上玩耍，天长日久，两个鼓石就
磨成黑亮黑亮的。从老门楼走进去，依次是
门房、厦房、中院、过厅、后院。老门楼和院
子一直保持到 20世纪 90年代初期，因房子
改造才被拆除，建起了立新街住宅小区。现
在，我偶尔路过这条街道，还不时想起过去
的老门楼。

糊顶棚
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老院的房子都是

平房，屋顶上覆盖着青灰瓦，房子的顶棚都
是用纸糊的，一般三五年换一次。住在老院
时，经常能听见街上糊裱匠拉着长声的吆喝
声：“糊顶棚喽，糊顶棚喽。”院里的邻居听见
了，就赶紧走出门，把糊裱匠请进院子。裱
匠师傅看过房子，就让主家把家具遮盖好，
搭上架板先把屋顶清扫干净，接着把芋子杆
交叉好，用脸盆打好糨糊，用排刷将糨糊刷
在芋杆上，然后把纸一张一张糊到顶棚上。

匠人糊过的顶棚平展又漂亮，一会儿就把顶
棚糊完了。

在老院里，糊顶棚也是家里的大活，家
里杂七杂八的东西都被放到院子里。一般
干完活，还要给裱匠师傅管顿饭。院子里这
家糊了顶棚，紧接着另一家也赶紧挪家具，
请裱匠师傅给自家糊顶棚，来来往往十分热
闹。再后来，因为席顶棚耐用又好看，纸顶
棚就逐渐不用了。如今，糊顶棚的时代虽早
已过去，但这个老行当还是给我留下了难以
忘怀的记忆。

夹块煤
老院子里住户多，家家门前都紧着地方

盖着一间小厨房，房顶多是牛毛毡搭的，里
面放着一个蜂窝煤炉子。那时候的人家都
是烧蜂窝煤在家里做饭，每到中午下班时
候，家家都是急着打开炉门赶着做饭，偏偏
这时候炉子又灭了，赶紧把炉子提到院子忙
着用劈柴引火，还是不行，没办法就赶紧跑
到邻居家里去夹块煤，等煤烧着了，急急赶
着做了饭，吃完饭又赶着上班去了。

夹块煤成了老院里的常事，做饭时间，
院子里四处跑着夹着块煤的邻居。大家也
是相互帮忙，见有人来夹煤了，就赶紧让其
把烧好的煤夹走。母亲在家里生着两个蜂
窝煤炉子，到快中午的时候，就把两个炉子
烧得旺旺的，等着邻居们来夹煤。母亲说：

“中午就那么一点时间，上班的人都不容
易。”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记得煤店一度
还生产了一种引燃煤。这
种煤很容易引燃，蜂窝煤上
火快，做饭也方便多了，慢
慢的院里相互夹煤的人也
少了。之后，液化气罐走进
普通家庭，蜂窝煤炉子在老
院也逐渐消失了。

打家具
过去的人家，用的家具

都是自己请木匠到家里来
做，一般街上是买不到家具
的，统称为打家具。打家具，
不仅要给匠人工钱，还要管
吃管住。20世纪 70年代中
期，我在老院住的时候，院里
邻居只要看到谁家请了木匠

做活，就知道这家一定快给孩子办喜事了。
当时，大家都喜欢请南方来的木匠，因为南
方的木匠师傅聪明脑子活，也总能带来新的
家具样式。

有一次，前院一家请来的木匠师傅正在
拉开场子做活，做的是一组大立柜，两边是
柜门，中间是镜子，这也是当时比较传统的
式样。正在此时，后院一家也请了南方木匠
师傅来做家具，做的大立柜是刚刚兴起的捷
克式立柜，三扇木柜门，可以自由敞开，两边
柜沿突出，显得漂亮大气。院里好多邻居看
了，也打算做这种新式立柜，连前院正在做
家具的邻居，也要求改做这种新式大立柜。
以后兴起的高低柜等新家具式样，也都是南
方木匠带来的。那个时候，只要家具有什么
新样子，院子里的邻居就能很快知道，因为
每个木匠师傅走进院子，都会带来新家具式
样的信息。

老院里做家具是一道风景线，做家具
的场面很大，家门口堆满了各种木料、木工
工具，旁边还放着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茶
壶、水杯。两个木匠师傅先是开料，又是做
成品，忙得满头大汗。主家则忙着在厨房
里给匠人做饭，邻居们还不时过来看看，院
里的孩子你追我跑玩耍嬉闹。

每当说起这些往事，老人们总是说：“那
时候，老院子里打家具就是热闹。”现在的
家具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自家打家具的
日子也已成为回忆。 □李永安


